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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老侯出门取快递，过
了许久才回，脸上带着几分无
奈。原来，快递员图省事，将大
纸箱硬生生塞进狭小的快递
柜，好好的箱子被挤压变形，里
边装的面条也碎裂了。他费力
拽出，纸箱破损不堪，手还不慎
受伤，碎面散落一地，看着格外
可惜。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
次，离快递柜不远明明设有大
件存放处，快递员却次次敷衍
应付，徒增麻烦。

快递员态度倒是诚恳，主
动提出赔钱。老侯告诉对方，
自己不追责不求赔偿，打电话
只是希望日后多份耐心细心，
大件包裹切勿硬塞，妥善置于
存放处就好。

老侯忽然转头问我：“小妞，
如果我让快递赔钱了，你会对我
失望吧？”我说我用脚趾头都想
得到你不会。他嘿嘿一笑，感慨
我最懂他。这话说的，在一起这
么多年，我还能不清楚？他这个
人呀，就是心太软。

早年，我们在岛上开了个礼
品店，外头的人认为海岛生活富
裕，每到年关，总会有成批的乞
讨者上岛，像候鸟一样准时。有
一年冬天，店门口来了位老者，
衣裤破旧，满脸沧桑。老侯给了
钱后，还是于心不忍，索性将他
迎进门，倒了杯热水，又给泡了
一碗面，让老人吃饱了暖暖身子
再走。

这事估计在乞讨者之间传
开了，往后几日，店里每天都有
十来个乞讨者登门。隔壁的婶
子看不下去了，特意上门提醒，
说我们被盯上了，店铺生意本
就一般，这般光景难免影响经
营。老侯豁达一笑：“那能咋办
呢，人家来都来了嘛，多少给一

点就是了。”
刚到奉化那会，老侯工作不

稳定，我们租房居住，过日子得
精打细算。某天晚上，我俩在附
近的超市挑了些牛奶、面包之
类，拎着袋子一出超市，就见对
面电线杆下，一老婆婆抱着个孩
子坐在地上，面前摆了个碗。两
人衣着寒酸，婆婆一脸愁容，孩
子额头贴着退烧贴，小手软绵绵
地垂着，分明是生病难受的模
样，看得人心头一揪。老侯上前
轻声询问了几句，而后，心一软，
直接把我们刚买的食物都递了
过去。

回出租屋的路上，两个人手
里空空，口袋空空，心里倒是挺
踏实的。

也因为心软，老侯上过不
少当。

20多年前，老侯还是年轻
的小侯，回老家时在火车站碰到
一个“孕妇”，对方说车费不够，
走投无路。他没多想，立马掏出
了50块钱。结果半个月后，他
从老家返程，又在同一个车站看
到了那个人，肚子还是那么大，
台词都没换，摆明了是骗人的。

前几年，遇到一个骑行者拦
路求助，大意是赶了很久的路，
风餐露宿的，身上没钱了，只求
买点吃的补充能量。我在旁低
声劝阻，这种套路网上随处可见
……但老侯还是施以援手了。
他的理由是，万一人家是真的困
难呢？就怕万一呀，就当出钱给
自己买个心安吧。

而身处生意场，心软往往
成了软肋。有人借钱，他不忍
拒绝；有人久拖欠款，他催过两
次便不好意思再开口，还下意
识替对方找借口。甚至好心相
助，换来的不是感恩，而是辜负
与消耗。他也有过寒心时刻，
然好了伤疤忘了疼，心软这种

“病”，绝对属于极难治愈的疑
难杂症。

我曾埋怨过老侯，心软总是
吃亏云云。然转念一想，自己何
尝不是仗着他心软“欺负”人家
呢？尤其年轻时，我脾气上来时
简直任性到跋扈，把我爸妈都愁
坏了——“谁能受得了你！”但只
要我稍稍冷静下来，用无辜的小
眼神瞄瞄他，他便心软了，便原
谅我了。屡屡如此。

这么说来，我们能携手度过
将近30年的时光，他的心软功
不可没。

嘿，那还埋怨个啥呢？就这
样吧。

那日在家闲谈，母亲忽然提
起，想给外婆买一件新衣。我便
打开网购软件，耐心陪着她挑选
款式，选好后直接替她下了单。
快递送达后，她拆开包装，看着
手里的东西轻轻叹气：“和图片
上差太多，颜色完全不对。”我随
口解释：“网上照片都加了滤镜，
自然不一样。”母亲听不懂“滤
镜”是什么，只是温和一笑，低头
慢慢收拾。

是啊，不知从何时起，滤镜悄
然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薄雾、柔
光、磨皮、锐化，各式各样的修饰
手段，为世间万物裹上一层朦胧
的水汽。隔着这层虚幻薄纱，花
朵褪去本真色彩，隔着冰冷屏幕，
我们难见他人真实模样。如今不
少年过花甲的长辈，也爱用滤镜
美化自己，皱纹被尽数磨平，五官
精致得略显失真，她们却满心欢
喜，以为这便是最好的自己。

几乎每个人的手机相册里，
都存满了精修过的画面。风景被
调得色彩浓烈，天空更湛蓝，草木
更青翠，落日也被修饰得格外壮
丽；人像更是层层雕琢，抹去皱纹
瑕疵，随意调整身形样貌。爱美
之心本无可厚非，可长久沉浸在
滤镜营造的美好中，难免心生恍
惚。这份刻意修饰的世界，像一
层薄脆的糖壳，光鲜亮眼，却脆弱
得不堪一击。我常常思索，卸下
所有滤镜，世界原本的模样，究竟
是什么样？

办公室窗外立着一棵老桂
树，枝叶繁茂。午后阳光穿过叶
隙，在地面投下斑驳细碎的光
影。若是用滤镜拍摄，定会拉高
色彩饱和度，让绿意浓艳欲滴，光
影锐利分明。可当我静静站在窗
前，能看见清风拂动枝叶的轻颤，
听见鸟雀栖息枝头的鸣响，感受
时光缓缓流淌的痕迹。这份不加

修饰的鲜活与安宁，远比任何
精修图片，都更动人、

更长久。

儿子初一那年，学校布置实
践作业——亲手做一碗蛋炒饭。
他笨拙地切着香肠，粗细歪扭，鸡
蛋未打散便下锅，肉片厚薄不均，
锅底烧得焦黑，厨房弥漫着焦苦
气息。做好的炒饭盐分超标，入
口又咸又涩。他垂着头十分沮
丧，觉得这样失败的作品，实在不
好意思分享。

可我望着这碗卖相糟糕的蛋
炒饭，反倒觉得，它远比精心摆拍
的美食图片，多了滚烫真切的烟
火气。焦黑的锅底、过咸的口感、
歪扭的食材，都是孩子亲手尝试
的印记，笨拙青涩，却真实热烈。

前几日整理书房，我翻出一
本泛黄的老相册，不同于手机里
冰冷的电子影像，一张张纸质照
片沉淀着岁月温度。其中一张是
母亲年轻时的留影，画面略显模
糊，光线朴素平淡，可她的笑容格
外鲜活。整齐的牙齿，弯起的眉
眼，两条粗辫垂在肩头，质朴又明
媚。照片边缘已然磨损，背面褪
色的字迹静静标注：一九七〇年
春，摄于大白象照相馆。

以当下的审美来看，这张照
片构图普通，画面粗糙，毫无精
致感。可那份发自内心的纯粹
欢喜，是万千滤镜都无法复刻的
美好。

由此我不禁想到那些镌刻在
历史长河里的先辈。他们从不是
活在完美滤镜里的完人，也会疲
惫困顿，会犹豫迷茫，会历经失
败。仗剑诗酒的李白，以笔为刃
的鲁迅，隐姓埋名铸造大国重器
的邓稼先，躬身田野守护万家粮
仓的袁隆平……正是这份不完美
的真实，带着粗粝的烟火与风骨，
铸就了他们的伟大，撑起了中国
的脊梁。倘若强行用滤镜抹去他
们的棱角与瑕疵，反倒会消磨掉
蓬勃的生命力。

夜色渐深，我熄灭灯火，静坐
窗前，望着月光下摇曳的老樟
树。没有滤镜的夜晚，黑暗纯粹，
月色清朗，万物真实分明。

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有焦
糊的烟火，有不尽人意

的尝试，也有不
加雕琢的欢喜。
顺遂与坎坷，甜
蜜与苦涩，都是

生活本真的模样，
是我们认真活过的

痕迹。
滤镜之外的世界，

或许不够惊艳，不够完
美，却满是真实的温
度。这份褪去修饰
的本真，历经岁月
沉淀，才是世间最
珍贵动人的美好。

太软□何增辉滤镜之外
□虞燕 文/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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